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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谣言研究日益受到传播学、社 会 学、心 理 学、政 治 学 等 学 科 的 关 注。从 个 体、群 体、社 会 等 多 维 视

角，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，对什么是谣言、为什么会产 生 谣 言、人 们 为 什 么 会 信 谣、人 们 为 什 么 会 传 谣 以

及如何防控谣言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与评述，以求引发学界的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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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谣 言 是 一 个 既 古 老 又 现 代 的 问 题。说 其 古

老，是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，谣言问题就一直存

在；说其现代，是因为随着媒介信息技术的进步，

谣言传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，更加专业化。谣言

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，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。

上世 纪８０年 代，谣 言 研 究 开 始 进 入 我 国 学 者 视

野。来自传播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政治学 等 领 域

的专家、学者，基于不同目的和学科视角，对谣言

产生的原因、传播规律、控制策略等进行了一系列

研究。近年来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中国社会

转型的加剧，谣言问题也愈加凸显出来。谣言不

是越来越少，而是越来越多；谣言不再是“变态”，

而是一种社会舆论的“常态”。因此，对谣言进行

系统研究非常重要。谣言的本质是什么？为什么

会产生谣言？人们为什么会信谣和传谣？我们又

该如何防控谣言？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，试

图从个体、群体和社会三个维度对以上问题进行

梳理和述评，以求对国内学界的谣言研究提供有

益启示。

一、谣言是什么

对谣言是什么这一问题，当前学术界 并 未 达

成统一认识。总体而言，研究者们并没在谣言的

真伪问题上大费周章，而是从谣言的功能、内容、

目的等方面探讨谣言的本质。

在个体层面，谣言被认为折射出的是 人 们 对

现实世界的假想［１］。它是一种主 动 的 语 言 行 为，

在无问的状态中，主动讲给别人听，试图制造一个

“真相”并使别人相信，从而达到自己特殊的目的。

它就像一种精神口香糖，能帮助人们消除焦虑、获
得平静，是人们发泄某种情绪的工具［２］。

在群体层面，谣言被当作“人们之间私下流传

的，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、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

的阐述或诠释”［３］，是群体为了解决问题，获 得 社

会认知而展开的一种集体行为，其最终目的旨在

为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找一种答案［４］。

在社会层面，谣言被视为本土文化与 社 会 心

理相结合的产物。它虽广为流传，却未经证实且

具非官 方 色 彩。它 允 许 群 体 在 充 分 互 动 的 基 础

上，获得集体记忆，重构社会信任，并最终推动社

会的发展［５］。

总之，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，是人们对

现实社会的假想，是一种非理性形式的民意表达，

是一种畸变的舆论形态，是一种对社会运行机制

问题的提醒。

二、为什么会产生谣言

从 个 体 层 面 来 看，按 照 奥 尔 波 特 的 观



点［６］１７－１８，谣言的产生与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

糊程度有关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当某个事件发生后，
人们急于了解事件真相，而大众媒体又对该事件

集体失语，那些街谈巷议的“小道消息”就会乘虚

而入。如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谣言的产生就很好地反

映了这一点。ＳＡＲＳ由 于 可 致 人 于 死 地，因 而 其

具有重 要 性；而 在ＳＡＲＳ发 生 初 期，由 于 各 种 原

因，人 们 对 其 又 知 之 甚 少，有 关ＳＡＲＳ的 信 息 非

常模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关ＳＡＲＳ谣言的产生

也就有其必然性。除这两点之外，印度心理学家

巴萨德在其一篇关于印度１９３４年比哈尔邦大地

震期间谣言的研究报告中还发现，恐惧和焦虑的

心理也是谣言产生的重要因素，因为谣言的产生

迎合了人们特定时期的心理需求。
从群体层面来看，一个基本观点是：谣言的产

生不是个人的产物，而是群体互动的结果。周晓

虹认为，“谣言不是个人智力游戏的结果，而是群

体议论和传播的结果”［７］。出现谣言是一 群 人 掌

握了一个信息，绝大多数事实、征兆或信息是中立

或没有倾向性的，它们获得的某种含义是因为人

们愿意赋予它们这些含意。也就是说，谣言是由

群体制造同时又代表群体。社会学家埃德加等对

“奥尔良少女”传闻的调查表明，谣言还和集体记

忆相关联。“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

过去的一种重构”［８］。当谣言内容与当地 传 统 文

化相一致，并引起群体的集体记忆时，谣言就更猖

獗。李若建对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的研

究表明［９］，大规模谣言产生的必要条件是 民 间 的

恐慌与不满。虽然可能有少数心怀叵测的人蓄意

造谣，但是没有民间的群体恐慌和不满，谣言就无

法产生与扩散。
从社会层面来看，谣言被视为社会变 迁 过 程

中的一种副产品。当人们凭直觉感到社会将发生

重大变迁，且对变迁的结果不可预知时，易陷入一

种焦虑与躁动不安的状态。所以，当人们对社会

的现状和未来作出种种猜测并议论纷纷时，奇谈

怪想就会层出不穷，且以讹传讹，谣言也就随之产

生［１０］。此 外，谣 言 作 为 社 会 状 况 的 反 光 镜，它 折

射出公众对官方渠道消息的不信任，对社会运行

系统的不满与恐惧，对事实真相的极力追寻。近

年来，无 论 是 贵 州“瓮 安 事 件”，还 是 杭 州 的“７０
码”等事件的发生，都伴随着谣言的风行，且这些

谣 言 内 容 通 常 将 死 者 归 为 弱 势 群 体，而 对 方 是

“富、贵、黑”群体。此类谣言实质上是社会的贫富

分化、官民对立、黑恶势力猖獗等现象在大众心理

中的投射，折射出大众对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祈

求［１１］。所 以，从 这 个 意 义 上 来 说，谣 言 背 后 的 深

层社会问题，才是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。
当然，某些谣言的产生不限于个体、群体或社

会的单一层面，而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如江

苏响 水“化 工 厂 爆 炸 谣 言”即 是 如 此。２０１１年２
月９日晚１０点左右，某化工厂工人刘某在拉土方

过程中看到工厂冒白烟，闻到刺鼻气味，怀疑氯气

可能泄露，就给正在打牌的朋友桑某打电话说厂

区有氯气泄漏，告知快跑。桑某等在场的二十余

人，即通知各自亲友转移避难。由于担心氯气泄

漏可能给自身带来的伤害，再加上信息在群体间

传播时的走样，最后这一消息演变为：化工厂将于

第二天凌晨５点发生爆炸，有氯气泄漏，影响周边

２００公里 的 范 围。虽 然 当 地 政 府 告 诉 逃 离 的 民

众，化工厂爆炸是谣言，但由于当地政府对化工园

区建设过 程 中 出 现 的 一 系 列 问 题 未 能 很 好 地 解

决，致使政府和居民关系紧张，互信度差，所以，当
地居民对地方政府的告知缺乏信任，纷纷逃往县

城，最终导致“万人大逃难”的局面。

三、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谣言

卡普费 雷 认 为［６］２１，个 体 相 信 谣 言 的 原 因 主

要有三个：其一，谣言信息来源的可靠性。谣言经

常以“据消息灵通人士说”的方式出现，使人们更

加相信谣言传递的信息是真的。其二，谣言内容

是人们愿意相信和期待的。当谣言传到我们身边

时，总是有一系列的证据证明它是不可辩驳的，是
“真实”的，所以人们愿意相信它。并且，谣言是对

非官方信息的补充，满足了人们对事实真相的好

奇，是人们所期待的信息。其三，谣言满足人们的

心理需求。作为一种投射，谣言能为人们不能解

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。如２００９年发 生 于 杭

州的“７０码事件”中，富家子弟胡某因飙车将谭某

撞死，由于警方最初认定肇事时的车速只有７０码

（要远低于事后专家鉴定的８４．１～１０１．２公里／小

时），且胡某最终只获刑３年，引起了民众的质疑。
因此，当网络中出现胡某被替身的谣言时，它就满

足了部分民众对官方“不公正”处理的质疑心理，
人们也有理由相信这是真实的。

人们之所以相信谣言，除个体层面外，还受群

体因素的影响。如２０１１年日本核电站事 故 引 发

的谣言，导致全国许多地方民众抢购食盐。在这

次抢盐风暴中，不少人对碘盐防辐射和食盐将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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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紧缺并不相信，但在群体暗示和感染下，本着不

怕一万，就怕万一的预防心理，参与抢盐。当一个

人从另一个人口中听到谣言，再在第三个人口中

听到时，就会形成一种验证。当这种验证被不断

重复时，人们就会更加对谣言深信不疑。勒庞认

为［１２］，当想法相 似 的 人 聚 集 在 一 起 讨 论 时，他 们

的思想和感情就可能因暗示和相互传染而转向一

个相同的方向。因为相信一个谣言，即表示接受

这个群体，每个人都希望与群体中的多数人保持

一致。在群体压力之下，周围人群相信谣言的比

例增加，会提高个体相信谣言的概率，继而增加相

信谣言的人群比例［１３］。
谣言存在 荒 谬 性，但 谣 言 也 不 是 空 穴 来 风。

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谣言无法让人相信。故此，
人们相信谣言还有社会层面的因素。任何谣言背

后都有一个真实的事实内核，这就是人们相信谣

言的根本原因。伴随着社会转型，诸多社会问题

也凸现出来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人们希望获得更多

更准确的信息来把握社会变化，以促进自身发展。
然而，大众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以及“稳定压

倒一切”的政治需求，它们报道的重点是政府如何

抗灾、抗 疫 等，而 常 常 忽 视 事 件 本 身 的 动 态 信

息［１４］１０２－１１１。因此，当 政 府 和 媒 体 出 于 某 一 目 的，
掩盖和操纵信息时，权威信息的可信性就可能遭

到人们 的 质 疑，人 们 就 会 更 加 信 谣［１５］。如 早 在

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，ＳＡＲＳ就 已 开 始 在 广 州 周 边 城 市

流行。但 直 至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０日，ＳＡＲＳ谣 言 已

开始在广州城内大规模传播时，当时的主流媒体

都保持着沉默状态。也正是因为主流媒体的这种

沉默，使得当时的人们愿意相信那些看上去有些

合理的各种谣言。

四、人们为什么会传播谣言

按照卡普费雷的观点［３］５１－７０，个体之所以传播

谣言，其可能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种：第一，谣言

是一个新闻，一个受众面对新闻的第一反应就是

赶紧去告诉其他人，否则，就失去新闻的价值。第

二，为了求知。对一个谣言的受众来说，当他听到

谣言后对谣言的真假不置可否，于是便将此消息

传递给他所熟悉的群体，通过群体讨论，来验证信

息的真实性。第三，为了说服他人。对于 某 些 人

来说，传播谣言，就像是布道。相信谣言的信徒越

多，传播者就会因为说服他人而得到满足。第四，
为了自我解放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传播谣言可以消

除自己因谣言而引起的恐惧感和孤独感。而且，
传播谣言，总是以“有人说”为开头，故不必为传播

谣言而受到惩罚。第五，为了取乐，即并不是传播

者对谣言坚信不疑，而是谣言的内容有趣，供人消

遣。此 外，周 裕 琼 认 为［１６］，人 们 对 谣 言 的 相 信 程

度如何，是人们传播谣言的关键因素。如２０１１年

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，“秦火火”在网上发帖声称：
刚得到消息，铁道部已向动车事故中的意大利遇

难者茜茜协议赔偿三千万欧元。仅仅两个小时，
这则消息就被转发１．２万次。这则最终被证实为

谣言的消息，其传播就很符合卡普费雷的分析：其
发生正值协议赔偿之时，这则谣言具有很强的新

闻性；由于这个赔偿价格过于天价，人们通过传播

来验证其真假；某些人如谣言的肇事者“秦火火”
事后所说，通过传播此谣言，传播者获得了心理上

的满足；而有些人传播此谣言，则纯粹是为了打发

时间，获取乐趣。
而在卡斯·桑 斯 坦 看 来［１７］，谣 言 得 以 传 播，

群体极化起着关键作用。当谣言在意见相似的相

关利益群体中传播时，起初会形成谣言的“舆论漩

涡”，但在意见领袖的引导下，群体意见逐渐向某

一级倾斜，最终产生谣言的群体极化现象。个体

受到群体的感染和暗示，进而对群体的意见领袖

有强烈的服从愿望。当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向群

体意见偏向的方向流动时，谣言传播也就达到了

一个“极化点”。另一方面，群体中众多个体的汇

集，又会产生责任的分散。法不责众为群体成员

传播谣言提供了安全保障。
从社会层 面 来 说，有 观 点 认 为［１８］，当 谣 言 流

入社会时，它的传播并非由于集体发疯或集体幻

觉，而是与社会的不稳定性相关。其中，不稳定性

包括社会环境的不稳定及人们对信息来源的不信

任，这种情况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

间。此外，当前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突出，如
果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合理的疏导和解决，民间话

语得不到正常表达，谣言就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

表达方式。

五、如何防控谣言

防控谣言并非是压制谣言，因为谣言 本 身 是

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不平衡的产物，是社会挤压

的产物。压制谣言传播，屏蔽包含谣言成分的信

息，虽然是一种有效地暂时平息谣言的手段，但是

不能从根本上防止谣言的再发生。谣言的产生有

·９２·　第１期 孙　丽：多维视角下的谣言研究



个体、群体、社会等三个层次，同样，谣言的防控也

应从这三个层次着手。
在个体层面，人们之所以相信谣言，是因为它

满足人们对信息的迫切需求和特定时期的心理需

求。因此，防控谣言不能只将其完全否定，而应针

对谣言的产生，由人们信任的第三方指出谣言的

破绽和动 机。蔡 静 认 为［１４］９８－１００，谣 言 之 所 以 难 以

消除，是因为个体的认知结构与谣言反映的内容

相吻合。所以，一味反驳谣言，反而适得 其 反，会

加深人们对谣言的印象。此时，应通过添加和改

变信息使人们改变头脑中原有的信息认知结构，
使谣言不攻自破。此外，提高个人自身素养，不盲

从“谣言风”。针对故意造谣者，更要实施相应的

法律制裁。
从群体层 面 分 析，常 健 等 认 为［１９］，谣 言 是 一

种集体行为，个人借助谣言在群体中讨论，交换意

见，形成集体共同的观点，所以，防控谣言应将群

体私下讨论的内容公开化，建立一种意见交流和

综合的平台。在此平台上，谣言的不同说法和解

释相互质询，使受众从多个角度作出理性判断，这
样受众就不会轻易信谣、传谣。同时，公开平台的

讨论，要重视群体“意见领袖”的理性引导和监督

作用，避免偏执。另一方面，当谣言与当地的传统

文化相一致时，人们更易于参与谣言的传播。此

时应及时指出传统文化中的不合理之处，改变人

们的意识，引导人们认识谣言与该文化间不存在

必然联系，进而有效防控谣言的产生和传播。
最后，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 会 现 象。正 确 了

解谣言背后的社会问题，建立畅通的民意表达机

制，从根本上解决深层的社会问题，才是防控谣言

的最好办法。此外，谣言的传播还与公众对政府

的不信任有关。现代互联网及通信技术的高速发

达，使得任何一种隐瞒信息的行为，都是一种自欺

欺人。它不但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，反而会引

发各种各样的误解和谣言，最终导致更大的社会

危害［２０］。所 以，新 闻 媒 体 应 针 对 突 发 事 件 的 发

生，及时、真实、全方面地跟踪报道事件，这是防控

谣言的重要途径。

六、结　语

以上即为我们对国内外谣言研究的一个简要

梳理与概括。通过检视学界对谣言的研究，我们

认为如下三点需要我们特别加以注意：第一，国内

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谣言是“虚构”、“捏造”和“毁

谤”的，这种观点将使谣言研究陷入窘境。我们承

认谣言对社会存在一定的危害，但也不能否定其

对社会问题的提醒和对社会发展的推动。只有客

观地考察谣言的本质、谣言产生的社会根源、谣言

的传播规律等，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。第二，
无论是谣言的产生还是其传播，都受到个体、群体

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影响，因此，未来的谣言研究不

能只局限于某一层面，而应综合考虑这三方面的

因素，构建出三者互动的模型。这将会有助于更

好地揭露谣言的真相。第三，传统的谣言研究主

要针对的是现实社会，而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及

微博、微信等新型传播工具的出现，谣言的传播形

态等都会发生复杂的变化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反思

新型媒介技术对谣言传播的各种影响，应该成为

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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